



 

视界与理念

不同国家服务性学习的开展形式及其启示

王力娟 王 泉

摘 要:
 

作为一种重要的体验式学习模式,服务性学习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
引起了世界各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较好发展。本文概述了服务性学习的

起源、作用以及服务性学习在北美、亚太、欧洲、大洋洲、非洲的一些代表性国家和

我国的开展形式及其特点,深入分析了现有服务性学习的形式和发展特点给我国

服务性学习的开展带来的启示。提出了专业教师与专业人员的参与;作为我国实

施全人教育的重要一环;与人类、国家、地区的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成立统筹管

理机构并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等建议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

 

服务性学习;作用;开展形式;启示

1 引言

服务性学习(sevice
 

learning)是指将课堂教学、有意义的社区服务和批判性思维结合起

来以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促进人格发展和培养公民责任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1],一般包括规

划、服务、反思、评价4个阶段[2]。这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教学模式和方法[3][4]。该概念

源于约翰·杜威的经验教育思想[5],属于经验学习的一种[6]。1916年,美国学者亚瑟·丹恩

(Athur
 

W.
 

Dunn)从北美大陆移民潮的志愿服务中受到启发,将社区服务与课程学习结合

起来,这成为“服务性学习”的雏形[7]。与志愿服务和课程实习不同,服务性学习不只是为社

会和社区提供服务,还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8],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

意识。

1967年,罗伯特·西格蒙(Robert
 

Sigmon)和威廉·拉姆西(William
 

Ramsey)在美国南

部地区教育董事会(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服务性学习这一

术语,并提倡在北美开展服务性学习[9][10],随后,美国和加拿大的服务性学习取得了极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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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前已成为高校教育适应社会发展并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策略,正在越来越深入地走

进多地域、多学段、多学科的课程设计中。其中取得较大成功的包括英国、新加坡、日本、中
国台湾、中国香港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科将服务性学习作为一种教育理念[11],广泛应

用于理、工、商、农、医等领域,核心理念是学生为社会提供服务,同时收获学习体验[12]。服

务性学习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它既是教育中的实践,又是实践中的教育。

2 服务性学习的意义与价值

开展服务性学习,不仅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知识学习与公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对

学生、学校和社区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2.1 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公民参与意识

服务性学习将学生的课堂学习与现实社会的问题和需要结合起来,既促进了学生的全

面发展,又促进了学生的公民参与。通过服务性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和熟悉多种职业,加深

对不同工作的认识,增强工作热情。服务性学习通过将学生的学习拓展到课堂之外,强化他

们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并为他们提供将新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机

会。服务性学习还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参与精神与公民责任感,促进其人格健全发展,提升

他们的自信、自我效能感,以及避免陷入冒险行为(如吸毒、醉酒、无保护性行为)的能力。有

助于培养学生相互信任、关心他人的情感,提高其与他人融洽交往和有效沟通的能力。学生

的认知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决策能力也会在服务性学习的过程中得到锻

炼[13],其领导能力、写作能力、研究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都会在服务性学习过程中得到发

展[14][15][16]。这是学生提高学习成就、培养性格和鼓励个人发展的有效途径。[17]此外,服务

性学习还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2.2 有助于改进教学效果

服务性学习课程的设置首先将学生的需要、动机和兴趣置于核心地位[18],经过准备、计
划、行动和总结反思四个阶段,达到学习与服务、学校与社区、理论与实际的统一。[19]在服务

性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作为指导者,不仅要负责服务性学习的设计,还要确保学生能从中收

获知识和技能,提升能力和素养,从而实现通过服务性学习改进教学效果的目的。实施良好

的服务性学习有利于改善师生关系,甚至对教师之间的关系也有积极的影响。[20]

有研究表明,参与服务性学习的学生和未参与服务性学习的学生之间的学习成绩并不

一定存在差异[21]。但服务性学习所导致的知识收获不一定是课程考核的知识,而且服务性

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尽最大努力学习的理由,其学习成果可能在多年后才体现出来,或者表现

在其他方面。另外有研究表明,参与服务性学习对学生的慈善责任有积极影响,对社会正义

责任的影响不显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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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有助于提升社区服务品质

由于很多服务性学习的形式都与社区工作相结合,使学生在为社区提供无偿服务的过

程中得到锻炼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学生的努力,社区组织可以改进服务的质量、数
量和多样性。服务性学习使学校和社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改变学校

与社会之间相互割裂的状况[23]。参加服务性学习的学生对实现社区组织的目标发挥了积

极促进作用,为未来社区服务品质的提升储备了力量。研究表明,认为服务性学习经验对社

会有用的学生,在未来参与社区和慈善组织活动的动机也更高[24]。

3 服务性学习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开展形式

服务性学习在世界范围开展了多年,有众多经验积累。以下分地域进行概括。

  3.1 北美地区

美国的服务性学习开展较早,已相当成熟,且被各国广为模仿借鉴。在美国《国家与社

区服务法案》(1990年)和《全美服务信任法案》(1993年)颁布之后,服务性学习的地位以法

律的形式得以确立,从而推动了服务性学习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普及[25]。其服务性学习

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在课内、课外开展,也可以在周末或假期开展;既能以小组、班级为单

位开展,也能以整个学校或整个学区为单位开展[26]。
仅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服务性学习就有多种表现形式:

 

①一次性和短期性服务性

学习,常用于大学生专业定向阶段或一年级学生,大致包括专业定向活动,学生组织或小组

活动;②连续性服务性学习包括培养学生领导力的活动,大学生联谊会的服务性学习活动

等;③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如作为选修课的服务性学习,以研究为基础的服务性学习课程

等;④集中服务性学习,如组织学生加入社区,让其在社区中生活等。例如,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开设2学分的医学服务性学习,用研讨课的形式学习前期课程,后期则把选择性的周末服

务经验作为课程的组成部分;佛蒙特大学从1991年开始,就开设了5天的服务性学习计划,
在学生入学后的秋季学期实施,实施中又分为暑期经验、假期实习,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服

务等[27]。
根据服务性学习中“服务”与“学习”的比重不同,Godfrey等[28]将美国的服务性学习分

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服务性学习(小写“s-service”,大写“L-Learning”)强调学习成果,对服

务成果关注相对较少(如学生教低收入居民做预算,来锻炼学生的应用能力);第二种服务性

学习(大写“S”,大写“L”)同时强调服务成果和学习目标,将服务活动完全纳入课程目标(如
为慈善组织制定战略管理计划);第三类服务性学习(大写“S”,小写“l”)强调服务成果,对学

生学习成果的关注较少(如学生通过开展招募新居民的营销活动,来帮助社区等相关机构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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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服务性学习的开展还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联系。比如近些年,随着美国青年人对

政治问题的兴趣下降,对政治选举的参与度下降,一些教育者和研究者开始将服务性学习的

目标瞄准在培养民主公民的视角上。他们在高中阶段设置公民课程或政治课程(civics
 

or
 

government
 

course),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公民意识和对社会的信任感等。研究发现,这些

课程有助于培养未来在当地和全国范围内从事政治事务的优秀公民[29]。
加拿大服务性学习教学模式的实施晚于美国,虽然受美国影响较大,但在其培养过程中

有独特的培养目标、内容框架、课程形式和实施步骤。其服务性学习项目从小学一直延续至

高等教育阶段,形式丰富多彩。有针对性地培养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和

政治生活[30],特别强调对学生公民品格的培养。其内容框架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
 

社区评

估、政策制定、政策分析、公民意见和公民行动[31]。
加拿大各高校所选择的服务项目主要包括:

 

社区生态维护、社区法律咨询、社区心理咨

询、社区医疗救助、社会公平与正义调研、新移民的语言教育和国情咨询、照看社区孤寡老人

等公益项目。大多高等院校设置了专门的服务性学习机构,负责与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进行服务性学习的项目准备工作。如多伦多大学的社区合作伙伴中心[32],渥太华大学的全

球和社区参与中心等[33]。学校与社区及各类非营利性组织多方合作,开展灵活多样的服务

性学习实践。如安大略省名为“学生共同行动”(students
 

taking
 

action
 

together
 

in
 

society)
的校内团体组织与“加拿大战火儿童组织”(War

 

Child
 

Canada)合作,筹集善款资助世界各地

处于战争中的儿童[34]。还有几所学校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合作举办全国少年论坛,探讨少年对全球未来的看法,并将学生的想法

汇集成刊物公开发行。一些私立学校与公益组织合作,为学生提供海外的志愿者服务机会,
学生完成志愿服务工作后,回到学校要参加宣传活动,让更多未参与的学生了解其经历[35]。

总体来说,北美地区的服务性学习有开展早,形式多,系统性强的特点,影响深远,并被

世界各国所借鉴。

  3.2 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的服务性学习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日本与新加坡。
日本的服务性学习开端较晚,但进展较快,且体现出系统化、制度化的特点。20世纪90

年代后半期,日本高校开始引入服务性学习教学模式,并于2000年后逐渐普及。国际基督

大学(ICU)于1999年开设相关科目,介绍服务性学习理念,被公认为是日本采用服务性学

习理念的先驱。日本的服务性学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
 

作为新生入学教育和教养课程中一环的服务性学习。如立命馆大学于2008年成

立专门的服务性学习中心,旨在大学和区域组织协作的基础上,开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
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服务性学习项目;同时,该中心定期举行关于服务性学习的研究、讨论活

动,让学生一入学就接受相关素养的培训。他们将服务性学习项目的事前学习分为两个阶

段:
 

第一阶段,学生学习与服务性学习有关的基础知识及风险处理方式,制订个人实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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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除了本学科的课程外,还开设“地域体验式学习入门”“现代社会的实地工作”“公民教育

学习”“社会合作研讨”等课程,每门课2学分。同时开展“服务性学习活动所需的协调能力

养成”等培训活动,以提高学生参与服务性学习所需的基本技能和素养。第二阶段,邀请活

动方相关人员开设讲座,介绍活动地区的基本情况、活动的意义及活动的具体计划等。立命

馆大学在推广服务性学习过程中,充分重视事前学习以及课程反思学习两个重要环节,实现

了学生课程学习、社会服务、公民教育的有机统一[36]。广岛经济大学开展运动馆项目,早稻

田大学成立平山郁夫纪念志愿者中心都属于此类项目。2014年,熊本县立大学将“新熊本

学:
 

熊本的文化、自然和社会”作为新生入学教育项目,要求学生基于对熊本县文化、自然、

社会的理解,突破专业框架,认识和发现研究课题。熊本县立大学作为该地区建设的关键力

量之一,提出要和当地民众共同培育能够帮助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人才[37]。

(2)
 

作为专业教育一环而进行的服务性学习。专业教育是由专家学者在大学内部向学

生传授专业知识的一种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的人才虽然能够拥有良好的文化素

养和精深的学科专业知识,但视野不够开阔,脱离实际。为此,日本的学校教育课程开始引

入服务性学习教学模式。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003年开始遴选优秀教育改革项目进行经费

支持,并向全国高校推广,即“高质量大学教育推进计划”(Good
 

Practice,
 

GP)。其中,现代

教育需求解决计划始于2004年,2005年的申报指南为“大学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和“基于人

才交流的产学合作教育”两方面。明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还参加了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对区域发展的贡

献”项目。[38]关西国际大学的“大学、居民及行政的协作和地域活性化———高年级学生接纳

方式和服务性学习的模式开发”项目和新见国立短期大学的“地域需求背景下看护专业知识

的养成———独居高龄者志愿项目和服务性学习”等,都是针对专业教育进行的服务性学习

项目。

1990年,新加坡教育局完善了社区服务计划,大力倡导学生参与服务活动[39]。新加坡

借鉴美国经验,提出花园式服务学习(garden-based
 

service
 

learning,
 

GBSL),并不断完善和

改良这一教学设计。2015年开始,新加坡教育部首次开始支持花园式服务学习课程建设,

并专门给予经费支持课程实施的前期投入和教学管理。新加坡政府将该课程定位为“品格

与公民教育”(the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CE)大类下的专门课程,但有别于传

统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拓展并整合了传统数学、科学、社会学、花园式活动等多样化课程

信息与资源[40],不仅需要学习知识,而且需要学生全程参与及体力投入。它将学生从室内

课堂带入室外花园,使学生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来巩固和验证所学知识,发现

和探究新产生的问题,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实践来合作解决问题。教学和学习工

具很大程度上不再依赖于书本和电脑,而是在自然环境中激励学生不断发现和探索。

亚太地区服务性学习的开展具有不平衡性,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此较为重视,而欠发达地

区关注度相对较低。

151



视界与理念 教学学术(2021.2)  

  3.3 欧洲地区

欧洲地区服务性学习的发展较不平衡,其中德国的服务性学习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德

国4万所学校中,只有几百所尝试过这种教学方法。德国建立了由魏因海姆的科德宝基金

会运行和管理的服务性学习网络(Netzwerk
 

Lernen
 

durch
 

Engagement),将实践者和支持者

联系起来,在网上共享各种推进研究和开发服务性学习的资料,并通过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和

学校来建立区域网络,该网络确立了高质量服务性学习的4个主要指标:
 

服务性学习解决

实际的社区问题;将服务性学习融合到课程中;反思;学校与社区的伙伴关系使得学生进入

“现实世界”。不过众多的服务性学习实践与志愿服务的区别不明显。有些教师在一个学年

的有限时间内将服务性学习项目的设计置于一个或多个学科中;有些教师开设专门通过服

务性学习开展的选修课;还有一些学校将某些课程确定为采用服务性学习来授课的课程。

在德国,多数服务性学习项目都是为有需要的人(儿童、老人或残疾人)提供服务,如修

指甲、头部按摩等。有的服务性学习项目侧重于交通安全问题,学生们在美术课上设计一些

孩子玩耍的动漫,通过与当地社区合作,将这些动漫放置于防风雨的相框内,安置于危险的

街道拐角处,以阻止超速行驶。还有“整合弗莱堡”课程,学生们不仅研究整合的不同层面,

还研究弗莱堡州针对残疾人、难民以及刑满释放人员所做的工作,每个学生都选择一项可以

发挥自己作用的整合项目。弗莱堡州的要求是,这类课程每周上三节课,学校里上两节,第

三节进行服务[41]。

英国的服务性学习模式虽然主要借鉴美国,但也有很多特色,如代际服务性学习

(intergenerational
 

service
 

learning)。这种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有计划的、持续的互动,对双

方来说都有益处[42]。此外,英国的服务性学习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也有很多。比如,在老

年护理、社区护理、健康教育、儿童护理、心理护理等多个学科中,都有服务性学习教学模式

的尝试。

英国莱斯特的德蒙福特(De
 

Montfort)大学开展了一项名为“德蒙福特大学周边一平方

英里”(DMU
 

Square
 

Mile)的拓展项目。最初,该项目只将注意力集中在靠近德蒙福特大学

一平方英里的贫民区,以兑现作为一个大学对于公益事业的责任。但随着该项目的发展壮

大,现在这一项目已包含了126个不同项目,项目内容的重点也扩展到整个莱斯特地区的复

兴、健康、艺术、学校和移民上。2019年,有4056名学生花费了26196小时进行志愿服务。

开展的所有项目均与联合国确立的至少一个或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现在“德蒙

福特大学周边一平方英里”项目还在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Ahme
 

dabad)设立了一系列项

目,旨在改善当地贫困人口的教育、住房和生活机会。目前,该项目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德

蒙福特大学成为联合国一个更大项目的领头者。[43]

总之,欧洲地区受北美服务性学习影响较早,虽然不平衡,但欧洲的服务性学习开展形

式丰富,而且与社会现实和人类发展问题联系得非常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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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大洋洲和非洲

大洋洲的服务性学习以澳大利亚为代表,非洲以南非为代表。
澳大利亚的服务性学习深受欧美的影响。服务性学习这一方式已被教育机构采纳,对

服务学习的研究也日益广泛和深入[44]。其中,服务性学习在护理教育领域中的表现形式较

为普遍。
澳大利亚作为移民国家,在服务性学习上呈现出跨文化的特点,服务性学习项目成为跨

文化联系的纽带。比如,共享音乐制作就是带来跨文化“接近感”的典型方式之一,这种“接
近感”能唤起服务性学习活动中所有参与者的深刻学习体验。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格里菲

斯音乐学院(Queensland
 

Conservatorium
 

Griffith
 

University)获奖的 Winanjikari服务学习

计划(Winanjikari
 

Service
 

Learning
 

Program)就是通过每年的服务性学习旅行,达到促进文

化之间互信与和解的目的。具体做法是:
 

音乐专业的学生前往澳大利亚中部,与当地的土

著音乐家、非土著音乐家和艺术家一起参加一系列由社区领导的项目。通过相互观察共享

彼此的音乐制作,参与者以“面对面”的方式参与到项目中来,彼此建立互信关系并达成跨文

化的欣赏与理解。
南非的服务性学习开展得较晚,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有一些服务性学习的雏形,提出

一些对服务性学习的具体规范要求。约翰内斯堡大学的师范教育也引入了服务性学习,其
服务性学习无论是从传统的学生社区服务,还是学校和社区的干预计划,都特别重视对服务

性学习项目的评估。[45]“社区与高等教育服务合作计划(the
 

community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partnerships,
 

CHESP)”是1999年由联合教育基金会(joint
 

education
 

Trust,
 

JET)
提出的一个服务性学习项目。2001年,此项目规范了服务性学习课程的一些具体特征,包
括:

 

每门课都要致力于解决一件社区要优先发展的事项;将教学、研究和服务整合为一体;
社区、学生、学术界和服务部门之间进行合作共同开发服务性学习课程;服务性学习课程应

是被认可的学术课程的一种,而且学生需至少将20%的课程时间用于社区学习经历中。

CHESP模式强调高等教育机构、社区和提供服务者三个利益相关者在开发和提供服务性学

习课程方面的合作关系。

1999年,南非教育部发布《教育白皮书》,将服务性学习课程的开发列入正式日程,新的

政策以及南非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mmittee,
 

HEQC)的质量保

障审核框架产生了更多服务性学习课程的标准,要求所有课程开发人员都必须遵守这些标

准。从此,课程开发的关键原则(比如注重学习效果,课程的内部连贯性,纵向和横向的融合

度,对国家与社会目标的契合度)成为服务性学习有关的新学术话语的必要组成部分。[46]

虽然南非高等教育中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学生社区参与形式,但没有形成自有的模式,基
本是在学习和模仿美国的服务性学习模式。由于南非在阶级、种族、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的问

题根深蒂固,导致服务性学习课程的设计面临诸多挑战,学生在参与服务性学习的过程中,
对于各种差异和挑战也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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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服务性学习开展情况来看,服务性学习课程的设计和开展应与本

地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与发展目标密切结合,才能真正凸显服务性学习课程的

优势与价值。

  3.5 中国的服务性学习

中国的服务性学习引入较晚。这一理念引入国内之后,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它和我国

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工作实习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

我国毕竟与其他国家的社会环境不同,所以,服务性学习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也

有其不同的特点及实践形式。目前高校中以学校或院系专业单独探索开展为主,缺少集中

开展和国家层面的政策要求。
例如,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新闻传播专业所开展的服务性学习活动,3年时间里有

400名学生分赴浙江省宁波市11个县市区的33个村庄、35个社区和60个公民家庭,撰写

新闻调查和相关实践调研报告90余万字,拍摄图片3000余张,接触各类对象千余人。活动

促进了学生专业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促进了学生新闻职业身份和公民参与感的同

步契合。[47]浙江工商学院的影视动画专业,按照专业性与服务性相融合的要求来设置课程

项目,采用项目课程、优质教学团队与真实企业环境相结合的方法实施教学,通过教师工作

室与学生工作室的形式,以点带面,开展课外实践,达到了提高教学绩效的目标。
基础教育阶段的服务性学习在国内一些国际学校中开展得比较多。例如,上海中学国

际部八年级学生的“青年成长”(youth
 

development)课上,学生们初步了解了各种服务性学

习小组,有20个小组可以选择,也鼓励学生自主创建社会服务小组。总之,倡导在为社区带

来好的改变的同时也能收获学习和成长。
我国台湾地区从2000年开始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服务性学习活动,开设服务性学习课

程。到2002年,台湾地区136所大专院校中有74所学校开展了服务性学习工作。2006年,
台湾将服务性学习课程纳入大学评估指标,从制度层面进行鼓励。服务性学习课程从最初

单纯的劳动服务逐渐发展成为与社区和公共服务相结合的活动,大致分为志愿服务、社区服

务和专业性服务等三类。部分学校将服务性学习课程规定为必修课程,是学生毕业的必要

条件。2008年,台湾出台服务性学习方案,将促进公民的社会责任作为服务性学习的主要

目标[48];2014年,台湾又颁布了具体方案,进一步推动中小学、大学开展服务性学习[49]。
台湾云嘉南地区的各大学院校希望将原本为劳动教育性质的服务类型方案转型为专业

课程,形成融入活动或结合服务性社团活动的服务性学习。例如,中原大学最初为推动品德

教育,采用服务学习的教学形式实践“全人教育”理念,其服务学习课程更注重服务经历与学

术学习相互融合,学术知识的学习在课堂学习和服务活动中共同完成;之后该学校开始有计

划地扩大本校服务学习课程的开设,设计具有服务学习精神和内涵的各种课程,主要分课内

课程和课外活动两类。活动型的服务学习课程由各系所、课题组以专案形式,通过专题组及

社团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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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高校十分重视服务性学习课程的管理,对授课教师、教学助理和学生的工

作都有明确的规定。授课教师在开设课程的初期要给予课程说明,在期中和期末参与学生

的反思分享,在课程结束后根据“学生个人质性评量表”和“出勤及督导记录表”来评定学生

的成绩。教学助理要接受服务性学习推动小组对实践课程的督导,带领实践服务、反思活动

及帮助学生发表学术成果。此外,教学助理还要参与教学助理研讨工作坊,撰写“学生个人

质性评量表”和“出勤及督导记录表”[50]。学生除要准时参加课程(包括参加课程说明会)
外,还要按小组每周上传一篇服务周记到服务学习网站,积极参与期中、期末反思分享。最

后,在期末推举代表参加成果发表会[51]。
我国香港地区服务性学习模式开展的时间与台湾地区接近,都在20世纪末,但开展比

较深入,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0年开始,服务性学习被作为香港地区大学课程的5项基

本学习体验之一,被写入香港公立大学教学计划。随后服务性学习课程在香港获得了蓬勃

发展,这有赖于香港社会重视通过不同途径为大学生提供高品质的全人教育,关注及鼓励大

学生参与社会事务的社会氛围(管弦,2017)[52]。
香港地区各大学设立了统筹管理服务性学习事务的部门,服务性学习的推行也得到了

社会的广泛支持。如在2006年,岭南大学成立服务研习处,是香港最早成立独立统筹服务

性学习部门的大学。此外,香港理工大学2012年成立服务学习事务处,香港中文大学2013
年成立服务学习中心。其他大学则由学生管理部门来统筹服务学习工作。香港各大学还设

立各种奖学金鼓励学生参与各种服务性学习的课程和实践。如香港大学的“Service100”奖
学金、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公民奖学金等[53]。

此外,香港地区的公立大学为学生提供的服务性学习课程与专题种类丰富、形式多样。
如岭南大学的服务性学习项目包含:

 

儿童及青年发展教育服务,社区卫生医疗服务,文化保

育,人力培训及发展,改善生活环境,社会共融服务,农村可持续发展,科技教育及发展,领导

力项目,全球公民责任项目等。这些项目会根据情况在香港本地、国内其他地区及海外实施。
此外,香港服务性学习重视地区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54]。2019年7月,香港理工大学“促进青

少年及儿童发展”服务性学习课程首次与四川大学合作,为成都西蜀实验学校小学生举办“希
望旅程”夏令营。香港理工大学及香港圣三一堂中学学生参加“四川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灾后

重建与管理学院”应急逃生与灭火体验课程,亲身领会灾难的震撼及防灾减灾教育的重要性。
还邀请了四川大学学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为参与服务性学习的学生提供反馈[55]。

4 国内外服务性学习模式的启示

虽然境外的服务性学习开展较好,但我国尚未广泛开展,许多方面需要学习和借鉴,具
体包括以下5方面。

第一,服务性学习的开展需要专业与实践相结合的精心设计,专业教师与专业人员的参

与是关键。当前中国的很多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专题调查、“三下乡”活动、实习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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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称为服务性学习的雏形。不过,这些活动学生的参与深度不够,主动性不高,很多活

动缺乏设计,没有专业教师或专业人员的介入,与专业结合不紧密。还有很多专业实习流于

形式,学校没有与企事业单位形成长久稳固的合作关系,学生也没有给企事业单位带来专业

上的影响或改变,导致企事业单位接收实习学生的愿望不强烈。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缺乏设计。纵观其他国家服务性学习的开展,他们不仅有政策、资金支持,关键是有专业

教师全力指导与深度参与设计。要让学生进入所服务的机构之后,专心解决目标部门面临

的问题,合作结束之后可以给目标部门带来切实的收益或改变。整个服务性学习的过程中

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形成性和总结性的评估和反馈、反思,以便进一步完善后期的项目。也

就是说服务性学习项目结束之后要至少产生三方受益:
 

学校提高了教学质量,培养了人才;
学生因深度参与解决实际问题,使个人能力和素养大幅提升;企事业单位或机构部门得到了

专业上的帮助和改进。一旦所有参与者都收益,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第二,服务性学习应成为我国实施全人教育的重要一环。服务性学习教学模式起源于

社会需求,实现了教育目标,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
资源短缺,人类发展面临挑战,在国内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的形势下,对人的培养和教

育更加成为国家长盛不衰的核心竞争力。而服务性学习不仅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还可以健全学生的人格,对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社会交往能力、有效沟通能力、公
民责任感等产生积极影响。可见,服务性学习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和

手段,是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落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必要举措,应成为我国实

施全人教育的重要一环。
第三,服务性学习内容的设计应与人类、国家、地区的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很多大

学的服务性学习内容的设计多与本地区的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以体现大学作为一个地

区之精神、文化和科技支柱的责任担当。但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把服务性学习的范围扩大

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比如英国、瑞典等,以体现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责任担当。未来世界国

与国之间必将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有家国情怀,还要表现出作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一员的责任与担当。因此,服务性学习内容的设计应涵盖人类、国家、社会和

个人发展相关的各类问题。
第四,从上到下成立统筹管理服务性学习事务的部门。从境外的经验来看,服务性学习

课程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动,离不开相关部门的统筹管理。系统的服务性学习活动教学设计

安排与开展情况,以及服务性学习的规范、标准等需要官方机构的引导与管理。目前中国服

务性学习的开展缺乏规划、指导和统筹。因此,应成立上到教育部,下到各个学校院系的统

筹规划和协调机构,有系统、有规划地持续推动服务性学习课程与专案。
第五,服务性学习的开展需稳定的资金支持。资金支持是服务性学习项目开展的重要

条件之一。当前,我国服务性学习项目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学校自筹。境外的经验告诉我们,
服务性学习项目的经费应来自多方力量的共同投入,除政府拨款之外,还有很多社会捐赠,
包括企业,机构和个人的捐赠。慈善基金会、校友会、企业等的各方捐赠可以项目赞助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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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奖学金的形式存在。通过建立服务性学习的经费保障与支持制度,吸引各方力量对服务

性学习项目进行资金投入,以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
我国的服务性学习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制度优势,一旦得到重视与推广,必将

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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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al
 

Forms
 

of
 

Service
 

Learn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Wang
 

Lijuan,
 

Wang
 

Qua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
 

service
 

learning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education
 

circles
 

around
 

the
 

world
 

since
 

1970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origin
 

and
 

the
 

role
 

of
 

service
 

learning,
 

then
 

it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al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
 

learning
 

in
 

some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Asia-Pacific,
 

Europe,
 

Oceania,
 

Africa,
 

as
 

well
 

as
 

in
 

China,
 

with
 

some
 

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With
 

the
 

enlightenments
 

from
 

those
 

developments
 

in
 

service
 

learning,
 

it
 

is
 

then
 

proposed
 

that
 

the
 

following
 

should
 

be
 

focused:
 

the
 

participa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professionals;
 

taking
 

it
 

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holistic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with
 

social
 

realities
 

of
 

regional,
 

national
 

and
 

world
 

are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veral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provision
 

of
 

stable
 

finan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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